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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把金针度与人,衣带渐宽终不悔∗

———安平秋先生谈汉籍引进工程与古籍整理工作

□赵宣

　　摘要　安平秋先生是当代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项目访谈的重点一是

关于“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这一大型海外汉籍引进工程;二是海外汉籍引进过程中的总结与

发现;三是以数量与质量的二维视角考量海外汉籍之价值;四是“数字人文学”背景下对学科定位

与人才培养的高位思考.旨在不仅揭橥先生在汉籍引进过程中积累的版本鉴定方法、经验与案

例,更彰显其汉籍引进工程的重大意义乃至对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安平秋　汉籍引进　版本鉴定　学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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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秋先生,１９４１年出生于北京,满族,１９６５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现为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自１９８３年起,历任教育部全

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工

委”)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任、常务副主任、
主任;１９９２年始,历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组成员、副组长.此外,还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基金评议委员会古文献学科评议组召集人(１９９４
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图书奖专家评审委员会

委员(１９９５、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国家图书馆学术

咨询委员会委员(２００１年始),国家档案局“中国档

案文献遗产工程”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２００１ 年

始).１９９９年９月至今,任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典籍与文化»主编、中国«史记»学会会长,２００６
年９月起兼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先生的治学范畴以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传统

文化为中心,主要方向一是先秦两汉文学,重点是司

马迁«史记»研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关

系研究;三是海外汉籍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史记›
版本述要»«‹史记›通论»«‹史记›教程»«中国禁书大

观»等,主编有«‹史记›研究集成»«中国古代文化史

名著选译丛书»«中国古代小说评介丛书»«北美汉学

家名录»«欧美汉学名著译丛»«二十四史全译».其

中,«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荣
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２００３年荣获北京大学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学科研优秀奖.
年逾古稀的安平秋先生依然日程满满.从南国

深秋的约访到白雪皑皑的腊月,终于赶在丁酉新年

前夕,如愿与先生晤谈了近３个小时.

１　“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海外汉籍引进工程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

本丛刊”首席专家,先生见证了对国外所藏汉籍的整

理和研究过程由个人零散到国家扶持下系统研究的

新阶段,所以,汉籍引进工程是访谈的首要重点.
“汉籍”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汉籍”是针对“国书”
(或称“和书”)而言的,是用汉字写的书籍.就范围

而言,先生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中

国人用汉字写的书籍,在中国刻印的,流传到了海

外;第二种理解是外国根据中国古籍重新刻印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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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１５BTQ０４０)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１４TQB００８)“口述史方法下的中国大陆当代古籍版本学家

鉴定经验整理集成与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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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和刻本、韩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种

理解是外国人用汉字写的书籍,而且是在外国刻印

的,比如«韩国文集丛刊»以及现在的各种«燕行录».
相对而言,古籍整理工作者都应该会更看重第一种

范围,尽管先生亦如此,但他同时认为,在这三个范

畴内工作的学者理应互相包容、互相支持、彼此呼

应,从而共同构建海外汉籍学术研究的整体架构.
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化界、学术界似乎一提及

“书籍之路”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屈辱之路”,在经过

相关的调查、复制、整理、研究之后,先生为我们率先

厘清了中国古籍流传到海外的八种渠道与途径.这

其中,既有清政府赠送给国外的、国外图书馆正常购

买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从中国带回去

的、外国人专门到中国来购买和搜求的,也有侵略者

掠夺去的,中外勾结偷盗出去的,中国人移民海外时

带出去的.可以看到,正常的流传和不正常的流失

是并存的,正常的交流和强行的掠夺都存在,有鉴于

此,先生尤为强调,不要以偏概全,应该秉持一个基

本的想法与态度:那就是存藏在海外的中国古籍,不
管当年它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怎么流传到海外的,事
实上今天都已经成为国外众多图书馆的重要存藏

了,中国的文化财富成为世界的文化宝藏,恰恰彰显

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我们完全不必笼统

地、简单地强调古籍必须回归,更不必牵强地把古籍

回归与爱国、政治乃至民族尊严联系起来.新中国

成立后不久,我们虽然也有像苏联存藏之«永乐大

典»、翁万戈私藏、陈国琅私藏、日本大仓文库等原书

回归的成功案例,但放眼未来,古籍回归更多时候还

应该立足于“复制”,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内学术界提

供更多的基础性的文献支撑.

２０１０年起,先生领导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课题组,开始在全面调查

国外存藏中国古籍的基础之上,选取其中尤为珍贵、
有代表性的善本古籍复制回国、影印出版,同时展开

相关问题的研究.我们知道,国外收藏中国古籍数

量最多、珍贵程度最高的,无疑当属东邻日本,而日

本收藏中国古籍的机构中,又以静嘉堂文库、宫内厅

书陵部所藏宋元版为多.宫内厅书陵部是日本天皇

的皇家藏书机构,从目前公开的部分书目来看,所收

图书历经１３个世纪的累积,所藏宋元版汉籍有１４０
余种(其中宋刊本７５种、元刊本６９种———宋元版仅

次于静嘉堂文库,位居海外收藏第二,比美国图书馆

存藏的总和还要多),明刊本３３６种,另有唐写本６
种、元钞本５种、明钞本３０种.这其中,有的是中国

国内未有收藏的版本,有的是中国所藏为残本而书

陵部所藏为全帙.遗憾的是,宫内厅所藏图书一般

不对外开放,即使日本学者亦少有入宫看书的机会,
而中国学者对这一部分藏书的了解之少可想而知

了.从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历经１５年的默默耕耘,
先生率先将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元版汉籍１４４种全

部复制回国,并精选其中的６６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于２０１２年影印出版.在影印过程中,先生坚持保留

宫内厅所藏古籍的现状,不做任何校改、修补和加

工,包括日本阅读者所加的批校也予保留.这套名

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的１７０册

皇皇巨著,不仅成为浩瀚工程铺开后最先出版的阶

段性成果,而且是１９７２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尤
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最具规模效应并已产生

重要学术影响的日藏汉籍引进工程.毫不夸张地

说,如此大规模地复制与影印流落海外的珍贵汉籍

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文献材料,而且对我们研究中国

古代学术史、文化史、文献学史乃至中日文化交流都

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谈及精选出版的标准,先生认为,一是宫内厅藏

本为海内外孤本,未见其他藏书机构收藏者.如宫

内厅所藏«尚书正义»唐孔颖达单疏本,二十卷２７
册,南宋孝宗前期据北宋监本覆刻,为日本称名寺僧

人圆种从宋朝带回日本,为海内外孤本;再如宫内厅

所藏南宋淳熙间刊本«杨氏家藏方»二十卷,宋杨倓

撰,中国大陆和台湾均不存此刻本,仅北京大学藏有

此本钞本;二是在同书诸多版本中,宫内厅藏本是初

刻本或较早版本者,如宫内厅藏南宋绍兴十七年刊

本«初学记»,唐徐坚等撰,国内已无宋刊本,所存最

早的仅是明嘉靖十年安国桂坡馆刊本;又如宫内厅

藏南宋初年刊«三苏文粹»一百卷全帙,国内所存最

早的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末期宁宗时刊的七十

卷残本;再如宫内厅藏«天台陈先生类编花果卉木全

芳备祖»宋刊本,残本,存四十一卷,国内已不存宋刊

本;三是中国国内(包括大陆与台湾)藏本是残本,而
宫内厅藏书是足本或较全者,如宫内厅藏南宋初孝

宗时刊本«东坡集»前后集,前集共四十卷,存三十七

卷(缺卷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后集共二十卷,存
八卷(卷一至卷八).就国内而言,国家图书馆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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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同的宋孝宗时刊本,但仅存前集三十卷,较宫内

厅藏本缺七卷且无后集,而上海图书馆仅存此本８
页;四是该书学术价值甚高,而海内外至今未有影印

本或排印本者.当我们问及“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

刊”的前后体例不一,先生似乎并不以忤,坦言既有

根据国内学术发展需要的因形而异,也有根据对方

实际情况的因势而为.这其中,日本公藏部分均为

选刊,体例是前后一致的;美国部分鉴于各家已经有

目录,从学术实际出发采用了图录的形式;英国、印
度等刚接触没有几年,由于他们尚没有做目录,于是

就先从目录做起.
除此之外,先生率领学术团队还对日本国立公

文书馆(原内阁文库)、国会图书馆所藏汉籍进行了

全面调查,对北美、西欧、东欧、东南亚等地所藏中国

善本古籍的调查、收集工作也是紧锣密鼓.截至目

前,«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已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珍稀本汉籍选刊»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藏珍稀本汉籍选

刊»«大英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目录»«印度所藏中国

古籍目录»等相关书籍也都在紧张编纂之中.

２　海外汉籍引进过程中的总结与发现:三部北宋版

与四种非宋元版

汉籍引进的过程中必须撰写影印说明,介绍或

考订作者生平仕履,揭示一书之学术价值,并根据历

代书目和存世版本逐一考辨版本源流和价值,很大

程度而言,它就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因此,海外

汉籍引进过程中的总结与发现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

的又一关注重点.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史学莫盛

于宋”[１].宋人重视文教,尤其重视历史文献的传

承,立国后即大规模地刻印史书,故研究宋元版本问

题的核心是刊刻正史之问题.作为宋王朝校刻的定

本,北宋版均是优良的版本,覆刻本次之,以后的元

明清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也逐渐降低.尾崎

康先生考察认为,外典中的北宋版,能够确定为北宋

版的,在日本的只有１０部,在中国大陆只有３部[２].
在日本的１０部中,宫内厅书陵部就藏有３部,即«通
典»４４册、«文中子中说»２册和«御注孝经»１册.

以«通典»的宋刻本为例,目前国内上海图书馆

收藏有一个八卷残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有八十

八卷宋刻元修残本;国家图书馆保存有四部残本,分
别是二十三卷本、七卷本、五卷本和五卷本.国内累

计存有一百三十六卷,其中若干卷有重复.日本存

藏杜佑«通典»宋刻残本两部,一部残存一百九十八

卷,并有«首»一卷,共４４册,存于宫内厅书陵部;一
部残存一百六十九卷,并有«首»一卷,共３５册,存于

天理图书馆.宫内厅本仅阙佚卷一百十九与卷一百

二十,凡二卷,其中有二十八卷系后人写补;天理图

书馆藏本恰可以补益其缺损,相得益彰,进而构成了

唐人杜佑著«通典»宋刻本的全本.先生介绍说,宫
内厅藏本为朝鲜半岛高丽国旧藏,各册首尾均钤有

“高丽国十四年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

乾统元年”朱文长方印记等.文中“建”字避高丽太

祖王建讳缺末笔,各册之首有颜色很重的“经筵”方
印,这个印章很可能是徽宗即位时作为纪念品下赐

高丽国时制作并押盖在当时高丽王府藏书上的.其

版式行款虽与天理图书馆藏本相同,刻工姓名大多

亦相一致,但底本与覆刻本的关系十分明显,天理本

刊刻年代是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前后,而它所据之底

本当然应该是北宋版,即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年)以
前的版本.先生认为,从纸质、字体、刀法、缺笔和刻

工姓名各方面去仔细考查,其字体与现存北宋版有

共同特征,与南宋版则明显不同,显得更具古风.析

而言之,北宋人刻书均雇请善楷书者手书上版,所写

的字体大抵采用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诸

体,或兼取上述诸家两体笔法;与官刻本形成鲜明对

比的则是坊刻本,其字体粗犷,刀法粗杂,整体风格

拙朴可爱.
倘若说«通典»和«文中子中说»十卷均可看作是

据高丽国藏印确定的北宋本,那么«御注孝经»则是

根据特殊缺笔确定的北宋版,先生介绍说,此书乃狩

谷棭斋旧藏本,“通”字末划缺笔,而且避讳止于“通”
字.狩谷棭斋考证此本乃在宋仁宗朝初期的天圣、
明道(１０２２－１０３３年)年间,由章献明肃皇太后(其
父刘通)摄政时刊行的.关键是,从字体来看,这部

«御注孝经»也不是晚到南宋时期的刊本.先生强

调,从文献学或印刷史角度来看,如果仅仅按朝代来

给刻本断代未必很科学,因为政权的更替与印刷史

的发展,未必彼此相呼应.尽管如此,鉴于目前已知

除佛经以外的北宋本仅仅１６部,而且有１０部在日

本,故借此总结北宋刊本的版刻特征显得尤有意义.
毕竟,目前学术界于宋版研究仍多局限于南宋刻本,
且很少与佛经刻本尤其是北宋佛经刻本相结合,故
总结出的宋代刻本特征难免流于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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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调查研究宫内厅所藏１４４种宋元版汉

籍时,先生及其学术团队还认定了至少有４种并不

是宋元版的.一是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三十

卷,宫内厅著录为南宋淳熙三年刻本,日本学者从森

立之、岛田翰,直至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均认为是

宋刻本[３－６].顾永新老师以宫内厅本为标本,通过

与各家藏本一一比勘,探赜索隐,追本溯源,判知源

出淳熙种德堂本的明代覆刻本有两个系统,一本刻

于明中叶以前,如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本;一本刻于嘉

靖中,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两本先后各自别

行,行款相同,版式相近,有异文,二者之间并无直接

的覆刻关系,前者刊刻质量较好,异文佳胜者较多;
后者多保留种德堂牌记,有先印、后印之别,后印本

经过修、补版或变换、剜改牌记.通过这一个案研

究,基本洞悉了经书版本后世衍生、孳乳过程之大致

脉络;二是南宋王应麟之«困学纪闻»二十卷６册,每
半叶１０行,行１８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框高２０厘米,宽１２．５厘米,卷首有两篇序言,一为

牟应龙序,题为“至治二年(１３２２年)秋八月壬辰隆

山牟应龙谨识”;另一篇是陆晋之序,题为“泰定二年

(１３２５年)冬十月门人翰林侍讲学士奉政大夫知制

诰同修国史袁桷叙”.每册的内封都钤有“孝经楼”
椭圆朱印,说明此本曾为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

山本北山(１７５２—１８１２年)所收藏[７].宫内厅著录

为元刊本,但经与国图所藏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

刻本相比勘,卢伟老师认定此本乃明正统年间翻刻

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三是元王幼学之«资治

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四是南宋刘应李之«新编

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前集一百卷后集三十四卷,宫内

厅均著录为元刊本,经顾歆艺老师与吴国武老师考

订,它们被分别认定为明洪武年间刊本和明初刊本.

３　准确考量海外汉籍之价值:首次以数量与质量的

二维视角

近年来,随着海外汉籍的持续升温,学术界乃至

高层领导盲目崇外与盲目自大这两种倾向均有不同

程度的呈现,因此,如何准确考量海外汉籍的价值,
成为我们项目访谈聚焦的第三个重点.对于国内汉

籍与海外汉籍的关系,先生形象地以出土文献与传

世文献的关系相譬喻,先生强调,在没有调查的情况

下,既不要过于主观,也不要妄下判断,既不要盲目

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应该说,经过近２０年的实

证调查,先生率领学术团队首次从数量与质量的二

维视角对海外汉籍的价值做出了准确考量.
首先是数量上的估量.日本学者阿部隆一曾做

过统计,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宋元版汉籍大约有３５００
部,但先生调查研究后的结论是大约６０００部左右.
具体而言,中国大陆大概有３５００部,中国台湾有

８００部,国内加起来总数为４３００部;国外的大概有

１７００部左右,其中日本有１０００部左右,美国有将近

２００部(其中图书馆收有１２４部),其他的国家与地

区有５００部;而国内的４３００部与国外的１７００部一

定又是有重合的.至于全部的汉籍究竟有多少,国
内外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量统计.

其次是质量上的估量.先生认为,我们要看它

的整体综合质量,看它的版本价值,看我们国内有没

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则应该是真正珍稀的、有
价值的.我们知道,先生乃«史记»研究专家,早在上

世纪８０年代即对«史记»版本有过系统梳理[８],他以

宋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刻本«史记

集解»一百三十卷为例:“此本铁画银钩,字体雕工与

瞿氏藏«周易»相类,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９]今系

日本武田科学财团杏语书屋藏本,卷中有“兰陵家藏

书籍”“兰陵藏书”等印记,为京都贵胄飞鸟井家等旧

藏,乃价值连城之世间孤本;再以元至元二十五年

(１２８８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

义»一百三十卷为例:“«史记»旧刻宋本传世者,检各

家目录及余所目睹着,可得十余种,而元刻传世者转

绝罕,自中统段子成本、九路本外,惟此彭寅翁本.
然中统二年当宋景定二年,尚未建号为元,故世谓之

蒙古本,未可降与元本等,则世传元刊祗九路及彭氏

二本耳.九路本余祗存残本二十卷,此外举世未闻

藏全帙者.彭氏本流传亦稀,余以千金获之,因
属良工精心补缀,阅一年有半而始就.”[１０]据知,彭
寅翁本在世界范围内只存９部,其中中国大陆存３
部、中国台湾存２部、日本存４部.中国大陆的３部

中国家图书馆１部七十六卷、北京大学图书馆１部

十六卷、上海图书馆１部八卷都是残本;中国台湾的

２部均在“国家图书馆”,１部七十二卷、１部二十七

卷亦均是残本;而剩下的４部都在日本,其中宫内厅

就存有２种,一种是一百二十六卷残本,一种是一百

三十卷全帙,里面只有８页钞配.另外两个本子,在
庆应大学图书馆为七十二卷残本、在奈良天理图书

馆为一百三十卷全本,后者不仅是全本,而且与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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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８页钞配本一模一样,连版子的裂缝处都相同,显
然是用同一个版印刷.可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两

部全帙均藏在日本,而宫内厅本有日本人批注,因
此,影印宫内厅藏彭寅翁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出
版之意义可想而知.

但是,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先生强

调,海外汉籍中也有像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宋刻

宋印本«资治通鉴»,仅残存了一页;更不乏哈佛燕京

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晋书»者,国内多家均有

收藏而不足为奇,因此海外汉籍的价值也并不是全

部比国内的要高.就宋元版古籍而言,先生认为,国
外１７００部左右的宋元版书大概只有１０％到２０％值

得复制回国,也就是说我们国内可能这部书没有,或
者虽然有但是我们的版本没有它完整,或者说书品

没它好,或者说我们是残本而他们是完整的.

４　古籍整理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面向“数字人文

学”的高位思考

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一个明确的自我界定和

清晰完善的理论体系,需要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中有

它相应的位置,需要在高校及科研机构中有配套的

建制,需要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培养一些专门人

才.作为当代古籍整理工作的顶层设计者,针对当

下古籍工作的构成,先生如何思考人才培养、如何看

待学科定位,正是我们访谈关注的最后一项重点.
典籍整理的历史源远流长,应大体相当于古代

的校雠学.至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当时学者提出了

“国故整理”的口号,渐而形成热潮.我们今天所说

的“古籍整理”,正是从“国故整理运动”延续并发展

起来的,古籍整理有自己依托的“古文献学”(含古典

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既与古代文史中的某学科研

究有区别,也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级学科下

的二级学科“文献学”不尽相同.当代古籍整理工作

乃是由以图书馆为主的收藏与保护、以高校为主的

整理与研究、以出版社为主的出版与规划三部分构

成的.先生认为,提供理想文本或标准文本仅仅是

文献学的任务之一,而标准文本也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作为文献学家,不仅应从事立足文献本身的研

究,更应该看到它的发展脉络,为此,我们应及早谋

划将文献学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相关二级学科可

以设计为保护方向、整理方向和出版方向,并以此作

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的基础.

近１０多年来,“数字人文学”(DigitalHumaniＧ
ties)在西方渐成气候,这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

的人文学研究和呈现方式.与当下利用全文数据库

的研究方式相比,数字人文学已经跨越了将计算机

当作纯粹的索引和检索工具的阶段,开始将地理信

息技术、大数据挖掘、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技

术引入文科学术领域.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哈
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名校的图书馆,已经有专门

的部门向师生提供这类支持,并完成了一些包括中

国研究在内的数字人文学研究项目,可以说,电子时

代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完全可以和造纸术、印刷术相

提并论.我们知道,成立于１９８３年的教育部古工委

是教育部直属的事业机构,是由中国古文献学及古

籍整理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和教育部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组成的,其成员均由教育部委任,负责全国高校

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继中央顾问委员会

委员、原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周林同志后,安
平秋先生已执掌第四届委员会近２０年;北京大学中

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乃由北京大学和教育部古工委共

建的实体性机构,１９９９年被教育部正式批准成为全

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设

有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古文献学研究、传世文献

整理研究、海外汉学研究四个研究室,安平秋先生担

纲中心主任亦近２０年.令我们尤为敬佩的是,浸润

浩瀚古籍逾半个世纪,执全国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牛

耳几近２０年,先生亲于国故却从不疏于当代,展望

下一个２０年,直面国外数字人文学的蓬勃发展,先
生一再呼吁,在继续做强、做优海内外典籍整理的基

础之上,教育部古工委、各研究中心和大学图书馆尤

应重视学科渗透,注重跨学科训练和背景,提供比以

前更强的技术支持,密切关注学问和学术的呈现方

式发生的种种改变.
临别之际,我们不禁想起“文革”浩劫中的“六一

八”事件,当时年仅２４岁的安平秋先生即被冠以“黑
帮爪牙”的头衔,与６８个“黑帮”一起被罚以劳动改

造,在学校里打扫厕所、清理草地,尽管命运多舛,历
经坎坷,但他却毫无怨言,相反,“黑帮”恩师魏建功

先生,一辈子做学问真才实学、做人通情达理,其精

神却深深渗透进了他的血脉之中.安平秋先生为学

术研究正本清源、选粹树典,卓然树立整理中国古典

文献之范例;为人才培养,积极奖掖后学,愿做人梯,
且把金针度与人,衣带渐宽终不悔. (转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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